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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
　

1019年，五月，酷摩五歲

　

　

　　現場的交響樂隊奏著輕快的曲調，原本死沉且寂靜的房間瞬間穿上了金色的華美禮服，窗

子週邊有向陽光般的飾條框著，乳白色的牆壁上延伸出彎曲的燈架，三枝亮著溫暖光線的蠟燭

把燈架上垂掛著的水晶珠子照的閃閃動人，就像是真的鑽石一樣，而在天花板上向下掛著數個

像噴水池這麼大的水晶燈，上頭的水滴型黃白燈泡像天空中的恆星自體發光，把水晶燈上大大
小小、不同形狀的透明水晶照亮變成他們周圍的小型星星。房間中最大的白色雙邊門被打開

了，從外向內湧進來的，是像米粒一般，身上穿著各色各樣禮服的人們，從衣服可以明確分別

出性別，男人都穿著帥氣鼻挺的西裝襯托著他們帥氣的臉龐；女人穿著長的拖地一看就知道行

動很不方便的禮服，從上往下看就是一朵盛開的花。光是衣服樣式就已經百百種讓人看的眼花

撩亂，更不用提每個人身上所佩戴的裝飾品，真是光彩奪目。

　

　　人們開始往房間中擺放在左右兩旁的長方形餐桌上聚集，白色的長桌巾墊在桌上，旁邊掛

滿了用另一個顏色的布條綁成的布花讓桌巾看起來不會過於單調，而桌巾上方則擺放著各種大
小的盤子，遠看是白色的，但近看，那些盤子上都有用金色或紅色的漆料畫了各種不同的圖

案，非常的雅緻。但是人們並不注意那些布條和餐盤，他們眼神的集中處是盤子裡的美食和自

己週邊的人物。穿梭在人群中的黑色人影是負責服侍這群人的服務生，當有人舉起手時就會以

最快的速度靠過去，然後幫他們用小白盤裝著需要的食物或者用透明高腳杯裝著各式飲料拿給

他們享用。這些服務生們沒有小費，因為他們正在服侍著的人的地位遠高過於他們，而那些動

作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白灰色的眼睛往上看，眼睛的主人並不是看著那些食物，而是看著一個個走來向自己身邊

那穿著一襲跟髮色一模一樣的金黃色禮服的母親問好的人們。

　

　　「費德斯里夫人，您好。」

　

　　「哎呀，是……」

　
　　母親的眼睛往下方一督，看著身長矮小面對這種場合卻意外冷靜的酷摩。

　

　　「布里曼。」他小聲的對著母親說出一個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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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布里曼夫人啊，您好啊！」母親跟著酷摩說出了剛剛的單字，那是對方丈夫的姓氏。

　

　　打了招呼之後，兩個女人就開始聊起天來，這時候的酷摩就顯的有點無所事事，於是他遠
離了吵鬧的母親和上前搭話的人，獨自走到餐桌前去看桌上擺著的東西。雖然他已經五歲了，

但餐桌的高度還是高過了他的頭頂，雙手抓著桌子的邊緣然後用前腳掌的力量把身體往上推高

才勉強看到了盤中裝著的食物。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個滷的透徹泛著油光的雞肉，紅棕色反光的

皮看起來非常美味，但是他卻不感興趣，把眼神移往別的東西，正要看清楚另一邊東西的時

候，身後就傳來了母親的叫喚聲。

　

　　「酷摩，快回來！」
　

　　那不是母親因為遺失孩子而擔心尋找的叫喚聲，而是像在命令自己養的小狗不要亂跑的聲

音。

　

　　「…好。」

　

　　腳跟放回地板上，雙手也跟著離開了桌子，他沒有任何留戀地向後轉，然後端正走回自己
母親身邊。

　

　　「在家就說過了，不准你到處亂跑，沒聽清楚嗎？」

　

　　他是在對著酷摩說話，但是視線卻放在前方某個人的身上。

　

　　「……」
　

　　才剛走回母親身邊就立刻受到責罵，讓酷摩的心情低落地不想說話，他寧願看著斜前方正

忙碌走動的人們的皮鞋和裙擺，也不願抬頭看自己的母親。

　

　　「聽到了沒有？」

　

　　母親還是沒有看著他。

　
　　「…知道了。」

　

　　確認酷摩回答後，母親用手上的羽毛扇子對著剛剛看著的人點了兩下，他說：「那個人，

叫什麼名子？」

　



　　母親並不是不小心忘記了對方叫什麼，而是根本就沒有記住過，這種事從酷摩有記憶開始

就一直持續著，怎麼也沒看過母親用心的去記過別人的姓名，再加上前幾天發現酷摩能把瞬間

看到的文章一字不漏地讀出來，讓母親開始依賴他的能力，更是不會主動去記名子了。被問到

問題時的他不太高興，本來想隨便說一個名子讓母親在那個人面前出糗，但當他抬頭的時候就
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對方是比自己家族還要有勢力的貴族，再怎麼想要捉弄母親也不能在這

種場合毀了自己家的名聲，所以他按照自己昨天背起來的名單，說出了對方正確的姓名以及家

族行業。

　

　　母親的個性是喜歡攀附比自己高的權貴，但他並不是想和父親離婚找尋新歡，而是想跟對

方建立起關係後把家族事業往外擴展，然後讓自己在夫人們的小圈圈中有頭有臉。這些東西對

這年紀的酷摩來說還不太能理解，但隱約的可以感受到這些大人們並不是真的在交朋友，因為
那些笑容和談話內容都假的太不自然了。

　

　　「是嗎？你確定沒有背錯？」

　

　　「…沒有。」

　

　　當母親反問自己的時候，他知道母親的第一個問題是故意的，是用來試探他的。
　

　　「很好。」右手的羽毛扇子在左手的掌心上打了一下，他的脖子拉長了一點，也清了一下

喉嚨。「你待在這裡，一步也不能動。等我回來。」

　

　　「知道了……」

　

　　酷摩回答完，母親雙手拉起裙擺，踏著假高雅的腳步往那個人的位置走去。看著母親恭敬
地向對方打了招呼，並開始沒天沒夜地聊天起來時，他抓著自己的褲管，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原

地，向下看著自己穿著的長馬靴。

　

　　原本應該是自己哥哥要跟母親一同參加這場宴會的，卻因為得知那個人也會參加，而臨時

改成帶酷摩來，這是他的第一場宴會。雖然這種房間在自己家很常見，甚至是每天都會看到的

東西，但人一多起來還是讓他有點措手不及，雖然如此，但他知道今天來，自己的作用只有－

－幫母親唸出對方名子－－一個，當自己沒作用的時候，就像是街上的垃圾一樣，不見了也不

可惜。
　

　　看完了自己的馬靴，他轉頭看著右手邊的小男孩們，那些人的年紀看起來比自己大了一

點，也比較高，但卻是這房間裡唯一可以和酷摩玩的人了。他們好像在談論著什麼，有說有笑

的，讓酷摩打從心底羨慕。其中一個人好像注意到酷摩的視線所以對著他笑了，讓他的臉稍微

紅了一些，然後很快地把頭轉開。

　



　　「你站在這裡做什麼？」

　

　　聲音離自己很近，所以他轉過去，聲音的主人是剛剛對著他笑的男孩，足足比自己高了一

顆頭，所以酷摩必須抬頭才可以看到他的臉。
　

　　「我…沒有。」

　

　　自己只是站著而已。

　

　　「你叫什麼名子？」

　
　　他其實有點想反問對方的名子，按照他所知道的交誼禮節，問對方名子之前應該先說出自

己的名子才對。

　

　　「…酷摩．費德斯里。」

　

　　「費德斯里？」對方重複說了一次他的姓氏，感覺好像很驚訝，但隨後又繼續說：「你就

是洛基的弟弟吧？」
　

　　洛基不是別人，就是自己哥哥，所以他向下點了頭。

　

　　「初次見面，我是桑耶．奧迪，洛基的朋友。」他伸出了右手，擺在酷摩面前。

　

　　「……」看到這種舉動的酷摩就像是被遙控器停格了一樣，看著那隻手卻沒有任何動作。

　
　　「怎麼了？不會握手嗎？」

　

　　「不是…」酷摩悄悄地伸出自己的左手。「我慣用的是左手。」

　

　　「啊，真是失禮了。」

　

　　桑耶笑著把右手收了回去，然後伸出左手和酷摩的左手抓在一起。

　
　　「聽說用左手的人很聰明，你認為呢？」

　

　　「…普通吧。」

　

　　他也曾經聽自己的家教老師說過這種話，但是他並不覺得自己有特別的聰明，因為比起哥

哥，他會的東西還是太少，只是能記下文字卻不會應用，對酷摩來說這和普通人一樣並沒有什



麼差別。

　

　　「謙虛嗎？」

　
　　對方的口氣突然變的很差，有點像是在嘲笑他。

　

　　「…我沒有。」

　

　　「是嗎？」

　

　　桑耶抬高了頭，酷摩只能看到他的下巴，讓他有點不悅。
　

　　「這裡有點無聊，跟我們到外面去吧？」桑耶的頭往可以走出房間的大門點了一下。「會

比待在這裡好玩很多。」

　

　　酷摩並不懂待在這裡和在外面有什麼差別，因為這種地方本來就不是可以讓小孩子玩耍的

空間。在家裡，他只要在走廊上稍微跑一下就會被管家抓住，然後數落，更別提要在走廊上玩

了，所以他一點也不認為出去這個房間會改變什麼。
　

　　「不去嗎？我們有很多人在等了。」

　

　　看到酷摩沒有回答，桑耶又說了一句。很多人，應該是指剛剛在他身邊的那些男孩子吧，

如果是的話，酷摩很想跟著他出去，因為這天之前，他唯一的玩伴只有洛基用竹籤和塑膠片做

給他的小玩具。沒有其他人可以陪他玩耍，甚至連獨自玩耍的時間都沒有，一整天都是排的緊

湊的課程，讓他每次都喘不過氣來，現在有人邀約，又是哥哥的朋友，雖然對自己說話的口氣
沒有很好，但還是吸引了他。

　

　　「不，我要去。」

　

　　這一次酷摩沒有猶豫的就答應了，讓桑耶兩邊的嘴角高高地揚起。

　

　　酷摩跟在他身後，走出了自己根本推不動的門，他沒有考慮母親看到自己離開那裡後會發

生什麼事，就算萬一母親責備了，也可以說是跟其他家的孩子們玩，至少傷害的程度會降低一
點。穿過了有很多燈光照射的長廊，向左邊一轉彎，那裡的走廊沒有任何燭火，只有從玻璃窗

外灑進來的銀白色月光。雖然昏暗，但仍然可以看到前方站著兩個人，也能看清楚他們的臉

孔。

　

　　「這裡…不好玩吧？」

　



　　或者應該說－－這種狀態下能玩什麼。

　

　　正當酷摩想打消念頭回到光亮的地方時，桑耶拉住了他的領子，然後用力地往那兩個人的

方向把酷摩甩了過去。酷摩的皮靴在光滑的地板上摩擦而產生尖銳的刺耳聲，下一秒他就因為
重心不穩，正面朝下的趴在地板上。

　

　　「好痛…」忍著沒有衣服包覆住的皮膚在地板上摩動而產生的痛楚，他用手肘撐起上半

身，然後對著自己身後的桑耶說：「你做什麼？」

　

　　「喔，聽聽這個口氣。」

　
　　桑耶輕浮地笑了一下。

　

　　「你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宴會吧？」

　

　　他彎下腰，用著極高的姿態看著還跪在地板上的酷摩。

　

　　「老實跟你說吧，在你們之中，我是最大的，我們家的事業也是最大的，所以－－」拉起
上半身，右手的大拇指對著自己的胸口比了一下，桑耶說：「你必須聽我的。」

　

　　任何的書籍裡都沒有談到遇上這種事情應該怎麼應對，嚴格來說，書上根本不會提到會有

這種事情發生。

　

　　「…為什麼？」

　
　　被突然的甩在地上已經讓酷摩產生了一點怒火，對方的口氣又十分不尊重自己，讓他不再

用好聽的字詞說話。

　

　　「還有為什麼嗎？你們家的事業也是靠我家才有現在這種程度的，在這種場合上就要聽我

的話。」

　

　　如果說要遵從父母的話行動他還可以接受，雖然不喜歡，但在外面還是要做個樣子，這樣

對全家人才會有好處，但他完全沒想到連在這種地方也要聽別人的指揮，還要被對方拉扯，讓
自己看起來像是他們家的傭人一樣低賤地讓他任意宰割讓酷摩十分火大。他本來就不是能夠安

靜待在一個地方不動的個性，又被安排密的喘不過氣來的教育課程，走在家裡也被管家時時刻

刻的緊盯著，加上今天又被母親抓來這種陌生場合就已經足以讓他的情緒像炸彈引爆一樣的可

怕，現在又發生這種事，想繼續控制情緒是非常困難的。

　

　　「別開玩笑了，你只不過是某一家的孩子，哪有這麼偉大？」



　

　　酷摩不再壓抑自己的內心，張開大嘴說著自己想說的話回嗆桑耶。

　

　　「你有做了什麼嗎？不過就是利用父母權威來欺負人的惡霸！」
　

　　普通五歲的小孩是不會運用這些名詞也不太可能講出這種字距的，但酷摩是受過嚴謹教

育，進度也相當快的一位，所以他還能用這些字去攻擊對方，即是這些字是管家警告他千萬不

要說出來。

　

　　「你這小子…！」

　
　　桑耶又抬了一次下巴，走廊上站著的兩個人看到後就跑到酷摩前方，一人抓著他的左手把

身體往下壓，另一人抓著他的頭髮用力的往地板上敲，在頭快要碰到地板前，酷摩用自己的力

量去頂著對方的手勁，所以頭停在半空中。

　

　　「真是一點也不可愛！」

　

　　桑耶從背後踢了酷摩的背，讓他往前趴，而剛剛的兩個人在途中就全部鬆開了手，靜靜地
看著酷摩的下巴熱情地去親地板。

　

　　「像你哥哥一樣聽話不就沒事了嗎？」

　

　　這句話傳到酷摩的耳朵裡才讓他恍然大悟，這個人並不是哥哥的好朋友，而是利用父母關

係強制搭上的並且利用的壞人。

　
　　「桑耶．奧迪？」酷摩在地板上笑出聲音，他說出剛剛在宴會場上聽到的名子。「是提供

原料的人嗎？我記得你家不怎麼樣吧？」

　

　　兩個人都是貴族，只是等級差了一截，奧迪家負責提供費德斯里製作玩具的原料，但也只

是一小部分而已，說認真點，其實不合作也不會有任何影響，能代替的廠家多的數不清。

　

　　「再怎麼說也是哥哥比你厲害，不是嗎？」

　
　　小小年紀就可以用超齡的態度來攻擊威脅自己的人，這種表現讓桑耶氣的咬緊上下排的牙

齒不斷哆嗦。他急得往酷摩的肚子上猛踢讓酷摩翻滾，直到貼在牆壁上才停下動作。而在酷摩

翻滾的時候，從褲子口袋裡掉出一個小物品，那是個不起眼的竹籤和剪成像螺旋槳的白色塑膠

片。

　



　　桑耶發現酷摩掉落的物品，開口大笑，嘲笑著他身為製作玩具家族的下一代居然還在玩這

種過時的垃圾玩具，說出來的字眼骯髒到連脾氣好的大人都會受不了。看到酷摩站起來後，他

停止取笑，但是腳抬高，位置就在那個玩具的正上方。

　
　　「笑死人了，真是丟臉！」

　

　　一說完，他的腳就往下墜落，發現這個動作的酷摩立刻跑到前方把桑耶推開，然後用左手

把地上的竹籤和塑膠片撿了起來並藏在身後。

　

　

　





　

　

　

　　「…難道你們就沒玩過這種玩具嗎？」
　

　　家裡有堆積如山的玩具，但對他來說耐玩度都不高，他也知道自己手上的這種玩具早就被

淘汰掉了，但這個是哥哥親手做給他的，即使沒有光鮮亮麗的外表和機動性能，對他來說還是

非常特別的。

　

　　「現在誰還會玩那種垃圾啊？過時了！」

　
　　因為力氣不夠，桑耶只是移動了幾步很快就站穩了，他對著酷摩大笑。

　

　　「費德斯里家的孩子還在玩這種老玩具，傳出去一定會笑死人！」

　

　　當桑耶講了一句之後，另外兩個人也開始說話了，當然不是幫酷摩說情，從他們嘴裡吐出

的全都是難聽又具攻擊性的字眼，不用等句子說完就知道他們要接哪種話，甚至還有用來壓制

酷摩讓他無法回話的句子。每當她們說出一句，就好像用一把刀往酷摩的身上砍一樣，就算他
知道要在外面幫家族建立好名聲，也不可能聽了這種話還不動聲色的任人砍殺自己的自尊心。

　

　　怒氣累積到達頂峰的時候，酷摩兩手分別抓著竹籤和塑膠片放到自己的身體兩旁，他皺著

眉頭，用力的瞪著桑耶。

　

　　「不要太欺負人了。」

　
　　因為生氣而產生顫抖的聲音，好像讓三個人更劇烈的開始嘲笑他。

　

　　「……」

　

　　覺得自己承受的侮辱已經夠了，沒辦法再無視他們的任何一句話，酷摩把拿在左手的塑膠

片舉平在自己視線的水平方向，對準中間的桑耶。開心笑著的三個人還不知道自己面前的孩子

已經開始變化，變成一個具有攻擊性的武器時，塑膠片就已經插在桑耶背後的那扇窗戶的玻璃

上。
　

　　而當桑耶的發現自己的嘴唇週邊出現數條細而深的血痕並開始流出溫熱的血液時，他看到

的是極為安靜而且眼睛瞳孔縮小又拉長成貓眼睛一般帶著可怕殺氣的小男孩。



　

　　因為瞳孔變化，使的原本就可怕的嚇人的白色眼睛更往上疊加一層恐懼。

　

　　「下一次…絕對不會放過你們。」
　

　　左手垂落回自己身邊，酷摩把右手的竹籤拿了出來，淺淺地笑了一下後，放開右手，讓竹

籤掉落到地板上。

　

　

　


